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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来森

古色古香，我弃“古香”，而留“古
色”。我喜欢“古色”，喜欢“古色”中，
那种内蕴的厚重、深沉，和散溢着的温
暖情调。
曾经的日子，在一种色彩中流动、

映现；曾经的情感，在一种色彩中贮
存、酝酿。随着时间的堆积，古色，不
仅不会淡薄、隐去，而且，还会愈加丰
腴、饱满。
梁实秋在《旧》一文中，写他们家

一对祖传的文玩胡桃：“我有胡桃一
对，祖父常常放在手中揉动，噶咯噶咯
地作响，后来又在我父亲手中揉动，也
噶咯噶咯地响了几十年，圆滑红润，有
如玉髓，真是先人手泽，现在轮到我手
里噶咯噶咯地响了。”
“圆滑红润，有如玉髓”，这正是

“古色”的一种呈现，何以会如此？只
因这里面，有祖孙三代的时间堆叠，有
祖孙三代把玩的手泽所在，更可能有
的是，祖孙三代把玩时的所思所想，情
志所在。
我的祖母，生前，曾拄过一根酸枣

木拐杖，使用近二十年，二十年不算长，
但对于一根陪伴祖母晚年的酸枣木拐
杖来说，已是够“古”了。拐杖的“柱
头”，祖母手握处，已然包浆层层：色泽
酱红，表面润滑，散发着油亮的光芒。
如今，那根拐杖，就挂在我的书房

内。每次，于闲暇时，把玩那根拐杖，

我都会被那“酱红”的色彩所深深感
动：我从那种色彩中，看到了曾经的
那些旧日子；那些已经逝去的日子曾
经的温度，又重新温暖了我的心；而
锃亮的光泽，仿佛映现出了祖母的影
像，满头白发的祖母，正笑吟吟地望
着我——我想念祖母。
古色，是一种时间的堆叠；是一种

内蕴的外溢。
喜欢买书，尤其喜欢买线装书，只

是，如今越来越难得了。线装书，纵然
是新印出的，我也觉得它古，也觉得它
很“古色”，很“古色”，只因，它承载着
一种对书籍的时间记忆，想到它，就想
到了中国人“樗蒲锦背元人画，金粟笺
装宋版书”，超然远举，与古人游的那
种文化情结。宋版书，是古书收藏的
顶级品，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宋版书
雕版印刷，刻印精美，装潢考究，字迹
清晰，疏朗大气，说到底，还是一种“古
色”之美啊。想到宋版书，又禁不住想
到西方的“摇篮本”（金属活字印刷的
最早产品），特别是那种“羊皮装”的摇
篮本，他所呈现出来的“古色”，真真是
迷死人。有人面对一本摇篮本羊皮装
书，曾经作过这样的描述：“小心地取
出书，酒红色的摩洛哥山羊皮非常光
亮，想必上一任主人会时常上蜡抛光
好好维护着它吧！皮面虽然如新，但
一个多世纪的时光沉淀在上面的沧
桑，也为这本书增添了几分质感。”
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沉淀，酒红色

的山羊皮依然非常光亮，虽“沧桑”，但

却“沧桑”出一份惊艳——那种“古色”
之美，该是如何醉人啊！
这些年，工作之余，大部分时间我

就用来读书，累了，则读画，举凡中国
画、西洋画，我都读，然则最喜欢的，还
是传统的中国古画。无论今天的印刷
技术怎样好，印出的古画，都呈现出一
种“古色”的情韵。
真好，底色酱红、暗红、淡红，或者灰

黄、暗青，都好，都有一种陈旧的、日子煮
熟了的感觉。人物，宽衣博带，楚楚带古
风；风景，或萧疏，或渺远，或远山一点小
船一只，或策驴而行，或江岸垂钓⋯⋯无
不呈现古人之情调。一页一页地翻阅
着，与古人游，就仿佛在时间的巷道中行
走，愈走愈深，愈走愈古——你，在“古
色”中，向历史的原点回归，向生命的
原点回归。
其实，大自然中的种种景象，也时

有“古色”之美。晨曦霞光、暮色苍茫，
远山如黛、遥水茫茫，枯木寒林、墓碑
摩崖，如此种种，无不如此。“西风残
照，汉家陵阙”，“念天地之悠悠，独怆
然而涕下”，风景“古色”中，有秦皇汉
武，有形而上的生命思考。
“古色”之美，是内敛的、深沉的、
历史的、情感的，也是风景的、风情的。

古色

□关福财

万朵桃花是阳光的微笑、春风
的舞蹈、岁月的妖娆。
即使花期短暂，也要擎举耀眼的

绚烂。每一次怒放都是风雨中的不
屈不挠，翻越一阶一阶乍暖还寒，展
现出的是向生的勇敢和尚美的崇高。
面对花海的炽烈，我的目光无

处躲闪。总会有一朵花为你推开一
扇久违的门，通往前方明亮的日
子。岁月终究要把温暖和美好全部
归还给春天。
我的春天需要从打磨文字开

始，一粒粒反复精挑细选，植入万顷
心田。渴望这些文字能够拥抱土地
和雨露，长成北方最常见的颔首的
谷子、怀揣理想的玉米和燃烧如炬
的高粱，他们是大地的风骨和季节
的诺言。
当那一缕料峭还在初春上演寂

寞灵魂的狂欢，那就让我先做春天芬
芳而柔软的内心吧，以一朵桃花的羞
涩低声吟唱这风风雨雨的人间。
时光如河、天地不老。众生与

尘世是这片桃花的两岸。

心憩芳园

请许我开辟一片芳园，在心灵
深处，阡陌几条，良田数亩。
院落不筑高墙，只有一道疏篱；

草房数间，只用于挡风遮雨。
家禽数只，绝不豢养摇尾伤人

的恶犬。
不栽种带刺的蒺藜、盘绕的藤，

只种植梅和竹。梅可以不花开二
度，但必须风骨脱俗；竹可以不耸入
云端，但必须虚怀若谷。
最好有一条溪水从门前缓行慢

流，不能有死水的浊臭。可有风雪，
但拒绝弥漫的浓雾。
闲来可以抚琴，只奏高山流水，

不弹十面埋伏。每一首都是善曲，
不惧曲高和寡，静待知音循声问路。
我只一介布衣，犹如一株草

木。常扫庭院，但要留住春秋。
夜晚，邀来一只萤火点亮一隅

夜色。这微光足够让我审视自己，
是否比篱下的那朵菊花还要清瘦。

人生如茶

茶在杯中起舞。这是一群从唐
宋走来的江南女子，水袖轻扬，舞姿
曼妙，翩跹之间已醉千年。
杯中有日月，杯中有风雨，倒映

着天地人间。一杯茶是一个人的江
湖，浸泡出人生的清瘦丰腴，你的乾
坤就在眼前。
一枚枚绿叶在沸水里沉浮，煎

熬不是颓废萎缩的借口，从身体到
灵魂都要学会舒展，向逆境争取飞
翔的空间，在起落之间获得一次次
的涅槃。
我喜欢饮茶，只想在体内植一颗

草木之心。凡生如一壶香茗，甘苦独
品，冷暖自知；未饮心已入水成叶，叶
片捧着一汪岁月里沉淀的宁静。
只要心不凋零，一杯茶也是

一道欣赏不尽的风景，细品雨打
芭蕉的寂寞孤影，谛听此起彼伏
的蛙鼓虫鸣，坐看沐浴凡尘的明
月清风。
一滴水，映岁月；一杯茶，观人生。

桃花物语（外二章）

□徐玉向

自从父亲给我翻看过《三国演
义》的小人书后，我的童年世界就起
了变化。书上的英雄各有一柄响当
当的兵器，频频亮相于阵前，那是何
等威风。若我也有一套那一定是件
很拉风的事情。
可是，我知道这是非常不现实

的。每翻一遍小人书手却痒得不
行。琢磨再三，遂趁大人们不在家
时自己折腾起来。
第一件出炉的是常胜将军赵子

龙的红樱枪。材料是一根粗铁丝，
老虎钳子截了十五公分长。在炉子
中加热一端，就着一柄侧放着的大
锤，一柄小铁锤反复敲打成薄片，老
虎钳子截成左右等边的锐角。磨刀
石上磨出刃，系一小把旧红绳，红樱
枪就成了。
第二件是刘玄德的双股剑。材

料是两根大小一样的铁钉，长约七
八公分。炉子中加热后，将钉帽砸
扁当剑柄。沿剑柄前一公分处到铁
钉前端砸扁当剑身，最后将两边磨
出刃。
燕人张翼德的丈八蛇矛虽然有

些难度，最后也做好了。材料就是

一根粗铁丝，老虎钳子截了十五公
分长，在距前端三公分之处，反复扭
曲后再加热砸扁，最前端截成蛇信
子一般的开口，磨刀石上磨出刃即
成型，照例在枪头下面系上一小把
旧红绳。
最失败的是关云长的大刀。粗

铁丝前端砸扁后宽度不够，铁钉宽
度够但长度不够，若将两个结合起
来又没电焊。再说，铁匠铺里的电
焊都是接粗笨的大家伙，我这小玩意
他们的技术行吗？别两下子焊残
了。炉子里加热，将两者硬往一处
砸，反复试验了几次也没弄成。最
后，将一枚最长的铁钉截去铁帽，留
出手柄后全部弯个弧形再砸扁，磨刀
石上开刃后成了砍刀。不久用粗铁
丝加工了一面唐代朴刀模样的家伙。
一套兵器齐全之后，院子即是

阵地，小板凳就是战马，左手刀右手
矛相互砍杀。直到大人们吆喝“不
要再玩了，鸡都不敢回窝了”才草草
收兵，唯有落日的余晖将童年的身
影拉得好长好长。

小人小马小刀枪

□九歌

大马勺是屯子里摆席掌勺的。小
个儿，像个瘦猴儿，离人们心里的厨
师，肥头大耳脖颈子流油式的人物偏
差太远。
西院王大娘是他一个拐弯儿亲

家，见他跳马猴似的忙活，取笑他：“二
伏萝卜球蛋蛋，咋没长开呢。”大马勺
也不急，干着手里的活儿：“头伏萝卜
能长开？撒砖堆上看看。”
“种高粱出谷子，秆儿细呀！”冯小
六腻缝儿。
“下差种儿，你咋不说下差种儿了
呢。”王大娘拍打着手里的簸箕。
大马勺撩水磨刀，刀锋对着面门

虚着眼儿瞅：“踏实卧着啊，磨完了，挨
个儿抹，笋鸡上不了架。”
二哥娶亲，大马勺和刘铁嘴儿，一

个帮衬做菜，一个落头忙。
办事头两天请他俩，母亲炒几个

菜，烫上酒，父亲陪着。新媳妇娘家那
头来几挂车，男客多少，女客多少，刘
铁嘴儿听了，仰脖干了盅酒，抹嘴巴：
“好说，包我身上，等着当老公公吧。”
“那是，那是，仰仗你了，正日儿交权了
啊，他叔。”侧过身父亲又和大马勺交
代摆多少席做多少菜。“去，撕篇儿纸，
踅摸个笔头儿，划拉菜单子。”我正蹲
地上烧水，大马勺用脚尖儿挑了挑我
的屁股。
第二天，安排好杀猪的之后，父亲

领我奔了景星街菜园子。卖菜的老张
头引着我们爷儿俩走进暖棚，按单拿
菜过了秤。从棚梁上拽下镰刀，割几
刀韭菜，薅几把水萝卜塞到筐里。父
亲推让，老张头佯装生气：“你看，给就
拿着，办事人多，过油、下夜，不吃个啥
的，省得奔大堆儿抓。”
我和父亲过晌到的家，刘铁嘴儿

把掌勺的、烧火的、做饭的、端盘子的
都喊齐了，事情头上，办事的东家镰刀
头弋横快也白快，离开这帮人——自
己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
日头冒嘴儿，送亲的两挂大马车

到了，缠着红布缨的大鞭咔咔山响，车
老板子也罩了干净褂子，马喷着白鼻
儿，没等鞭炮全炸完，迎亲的就迫不及
待地往大车跟前凑，鞭炮扬起的蓝烟
里接暖壶的，端洗脸盆的，绷大镜子
的，拥着披红挂彩的二哥二嫂进了屋。
进屋坐福，红布裹着的斧子塞进

被褥，新人坐一坐。坐了福，二嫂下地
给客人点烟。
条桌摆上，炕桌拼上，四仙抱角

儿，八仙捉对儿，八仙桌子盖井口——
随得方就得圆。桌子是从东西两院前
后街临时借的，带着各家的饭味菜汤
水儿。
盯着仪程走得差不离，刘铁嘴儿

冲掌勺的嚷：“开~席~~”悠悠扬扬一
声，大马勺手里的家伙叮当一敲算是
回应。
“油着，慢回身~~”，方盘手一亮
嗓，四六八碟摆上桌。
摆桌是个技术活，好的方盘手，一

边走菜一边摆，菜盘端正，不偏不倚不
压，后菜摞前菜，桌面干净不流不淌。
盅盘碟碗是落忙的满大街借来的，大
小不一杂花样儿，张家的，王家的，李
家的，赵家的，肩儿挨肩儿，脸儿对脸
儿，人见天磕头碰脸，遇到事儿，盘子
们也能凑到一个桌上。
煎炒烹炸，熘油汆炖，大人的寒

暄，孩子的跑闹，主家的喜急，宾客的
祝福，热热闹闹一起烩了，喧闹的上边

是锅灶上飘起带着香味儿的白烟，白
烟的上头，长生天空濛地罩着，罩着这
属于人间贫俗小民难得的喜乐。
鸡是整鸡，鸡冠鸡尖鸡两胸，鸡翅

鸡爪鸡五脏，特制的木头盘子盛着，垫
白菜叶，不漏油。清蒸白条鸡压在桌
心，成了压桌菜。桌长不发话不能吃，
年老的不动筷不能吃，不到最后不能
吃。
鱼是全鱼，全须全尾，勾芡淋汤，

红烧鲤鱼一翻身，成了浇汁鱼。也盛
在特制的长条木头盘子里，垫白菜叶，
裹着汤上桌。
狮子头不叫狮子头，叫肉丸子。

汆丸子，炸丸子，四喜丸子。四喜丸子
哪够啊，一桌坐严大小八位。丸子出
锅，掌勺的拿筷子中间来一下，大小不
管，人人有份儿就得。丸子馅赶上啥
算啥，遇上材料不足，豆腐渣芡粉面
子，倒油抟和，炸出来一模样。
红烧肉不叫红烧肉，叫老虎肉。

透着油汪解馋与霸气。
汆丸子，老虎肉，盛碗，连汤带肉

端上来，搛起一块，塞嘴里，狼吞虎咽，
刚想咂摸一下味儿，被下边的馋虫逮
了去。丸子哪舍得吃呢，挎兜里摸手
绢，褶褶巴巴包起来，带回家给老小
儿。
菜上齐了，刘铁嘴儿凑上席面知

候娘家客人：“菜齐了，慢用。”娘家这
头代东的起身打赏：“东家有赏，双报
四十。”收了赏钱，刘铁嘴儿这边又知
候：“厨房赏菜了啊！”大马勺心领神
会，材料早已预备好，过油炸馃和挂浆
苹果，既显自家手艺，也补东家面子。
瞧瞧吃喝差不多，娘家送亲代东

起身张罗：“差不多了啊，酒量大的后
手高点儿。”
娘家客人下桌，难免不观照一下

新姑爷，叮嘱几句新娘子。拉手揽腕
热络客套，亲戚坐定了，肚里满了油
水，送亲任务圆满完成。这边送着娘
家客人，那边婆家客人坐严了席。
坐席赛过小年节。女客这桌，刚

开始还都宾着，没话搭拉话。后院的
大侄媳妇领个半大小子，肥头大嘴一
阵胡噜。上来一盘空一盘，比檐上的
雪化得还快。说话耽误肚子，女人们
都放弃了说笑，闷着头紧吃。父亲杵
在桌边，喊大马勺，哪个菜充足，赶紧
添点儿，盆干碗净，让人笑话。
男客桌上不能缺酒。酒是屯西头

烧锅出的。汤汆了的酒壶，一敞口，曲
子味儿打鼻子冲，到嗓子里有些呛，刚
出锅，没困的酒，生性劲还没过，干噎。
酒是人话的肥田粉，几口入肚，话

顺嗓子眼儿往出挤着长。喝酒人话多
拉长谈，有人借着酒劲开始撩闲。正
好大马勺趁换席的空当，背着手凑各
桌客气。“菜咋样啊，可口不？”“挺好，
挺好，手艺不赖。”客气是幌子，显摆身
份是真。大马勺嘴还没等合上，隔桌
有人觑着他往自己的桌上来，拿筷子
假装上菜盘里扒拉两下，边扒拉边叨
咕：“鸡腰子哪去了，鸡腰子哪去了。”
边上人心领神会，附言：“那还能哪去，
厨子空嘴吃了，补~~。”大马勺听了也
不急，两眼眯缝着回上一两句：“赶紧，
赶紧地，吃完下去给下悠倒地方。”大
伙听了，敛了笑声，紧喝几盅，拍屁股
下桌，捋肚皮打着饱嗝，走人。
回勺是大马勺的兄弟。父母殁了

和哥嫂一起过。大马勺孩子多，困难，
回勺三十多了也没给娶上老婆。回勺
的个子不高，横粗，车轴汉子。大马勺
忙不过来的时候，总叫回勺搭帮手。
酒喝工夫长了，菜凉了，坐席的扯着脖

子向厨房嚷：“回回勺，大师傅受累给
回回勺”。“回啥勺，下悠菜还没地儿凑
呢。”“不添，凉了，给热一下子。”大马
勺手占着，忙不过来，一边干活儿一边
叫他兄弟，“回勺，去给那桌回回勺。”
要热的菜，被回勺端回，墙旮旯小

炉子上热，叮叮当当，一通忙活，热好
端上桌。大伙看回勺耷拉个脸，为求
个和气，特意逗他：“回勺，这么跟着忙
活，你哥咋不给说个媳妇？”“你嫂子对
你好不，你哥不在，她让你回勺不？”回
勺嘴笨，不会玩笑，吭哧半天整不出一
句儿，一赌气，勺子往锅台一甩，蹲一
边儿抽烟儿去了。
喝着喝着，脸红了，头也沉了，舌

头都大了，长在自己嘴里，愣是不听使
唤，噜噜半天也听不出来个数。趔趔
趄趄下了桌，扳着门框往外挪，大门街
撞见老婆孩子，女人一边嘟囔，一边和
孩子架着男人膀子往家走。
近晌午，三悠席下来，客人陆续走

了。刘铁嘴儿领着落忙的凑一桌，大
马勺把菜拼齐整，最后上桌，被推让到
炕里。
酒越喝越顺溜，话越唠越多。大

马勺有点喝上头了，湿毛巾撸一把脸，
带着醉意比划着回勺：“跟着我这个没
用的哥哥，唉，苦了俺兄弟。”大伙劝上
一阵，又喝几杯，各回各家了。
人客都走了，父亲清点桌凳，和二

哥往回送。
母亲在外屋忙碌，把剩菜混着倒

进二缸，留了大烩菜，搬仓房里冻上，
过年吃。
猪喝着槽子里的油泔水，狗站在

墙角啃骨头，猫趴在炕脚底下嚼鱼刺，
大公鸡也领一群母鸡在当院里撒着欢
找食儿。
大马勺几十年灶台熏着，到老儿，

落了病，一闻油烟就咳嗽。小勺子接
了他的班。小勺子的书没念几本，脑
袋瓜挺灵，接过这门家传手艺，想着法
变着样地捯饬，置办了喜棚桌凳盘子
碗，雇了一个上灶师傅两个配菜的，外
搭三个服务员。大马勺去了知宾一
角，全家一套班子，不用外挂东西请别
人，挣了都是家里的。钱也不贵，两千
多一场，现在这行情，多花五七八百的
没人在乎，更有图省事的，连让小勺子
开菜单都省了，东家点菜，小勺子置
办，静等现成的了。
大马勺还活着，除非至亲至近做

宴，再也不乐意抛头露面。街上走走，
暖地坐坐。偶尔捅开电视瞧瞧里头的
烹饪节目。沙爹酱烤培根，那些新鲜
玩意让大马勺觉着有意思——那是不
愁吃喝之后，大马勺生活里唯一不多
的一点意思。“妈的，生的不是时候不
是地儿，换个，躲开这脚踩地界活一
回，咱也能在大饭店子里弄个厨主还
是主厨当当！”——甭管是对着空了的
酒杯，沏上的茶杯；也甭管是对着窗户
外头连天遍野的大烟儿炮，还是回春
忽然高蓝起来的天，有人声大，没人儿
声儿小点儿，总以自己能听见为宜。
颠来倒去，大马勺总是磨叨那句话。
越说越觉着有理，不说，让他感觉身边
的日子发空少了些抓挠物。其情形，
有点如炒锅上了火眼儿，火苗子一舌
一舌舔着锅帮儿起了蓝烟儿，眼目间
没有要炒的东西，烘脸干呛憋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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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明

你扎根在西部苍茫的原野上
飞沙走石给了你生命的顽强
抗争中，你含苞欲放
用美丽拥抱灿烂的阳光
柠条花，柠条花
你扎根在西部苍茫的原野上
抗争中，你含苞欲放
用美丽拥抱灿烂的阳光

你盛开在西部辽阔的大地上
雪雨风霜中凝聚起生命的力量
沉默中，编织绿色梦想
用赤诚谱写希望的乐章
柠条花，柠条花
你盛开在西部辽阔的大地上
沉默中，编织绿色梦想
用赤诚谱写希望的乐章

啊，柠条花，柠条花
绽放在我心上
你追求美丽，生命顽强
你编织绿色，托起希望
啊，柠条花，柠条花
永远绽放在我心上
永远绽放在我心上

柠条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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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夫

阳光，敲开了久闭的心扉
欣喜在晨曦中荡漾
瓦刀和砖头在手里舞蹈
烈日和风雨相和
我的理想在滴落的汗水里
大声歌唱
哦，走在宽阔的马路
用眼光去抚摸每一寸路基
轰鸣的机声
扫过担当的桥梁
劳动的号子
不时地从记忆里冒出
一句一句
都在提醒老茧的奖赏
那些叮嘱和惦念
都在梦里回访
延伸而去的路
铺就了我的诗和远方

哦
播撒着诗意的种子
在父辈耕耘过的田垄里
还在一次次拓荒
哦
仰视着命运的高峰
在荆棘丛生的悬崖
还在攀援欲罢不能的希望
哦
紧紧握住初心
把誓言播进土地
让始终之花绚丽绽放
哦
在汗珠滚落的瞬间
我真的畅快无比
那是心与梦想的滥觞

我的眼睛
穿越一次次激动
在泪水的涌动里
收藏感激的万道霞光
那块黑板就是我的土地
我在无字碑上
刻写我生命的辉煌
那条五谷拔节的田垄
就是我葱茏的梦
我用磨出血泡的手扶着犁杖
那杆闪光的枪刺
就是我的岗哨
我的生命正在握紧钢枪
那小小的书包
盛着我的欢乐
我每天都在知识的海岸徜徉
那飞转的机床
就是我的基地
我在车刀里创新设想
那台电脑
就是我情窦初开的探索
我的每一分好奇都检索着互联网

哦
一声声叫卖
一句句问候
都让我的感情驻足
一张张车票
一次次泪光
都在送别我梦想的远航
哦
我是一针一针的缝纫
我是一声一声的歌唱
我是一垄一垄的庄稼
我是一次一次的计量
在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里
都有汗水的芳香

哦
我的梦啊
在劳动中
抒写诗和远方

劳动，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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